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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Ｑ值与小语种语言存亡边界

———基于语言经济学的模型

苏　剑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基于语言的人力资本性质，引入语言“Ｑ值”量化其经济价值，并以此修正Ｇｒｉｎ模型分析小语种
语言存在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表明：（１）语言的Ｑ值越大时，也即这种语言的生命力越强时，人们投入这种
语言的时间就会越多；（２）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原因，在小语种语言有必要保护的前提下，刻画出小语种语
言存亡边界、改变小语种语言的语言态度以及小语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可以使小语种语言从死亡区进入生

存区；（３）在对小语种语言保护的制度安排中，持久增加使用小语种语言的人数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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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工具和方法研究语言问

题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于是语言经济学作为交叉

学科方兴未艾。语言经济学者们首先认为语言是一

种人力资本，具有人力资本的特性，人们进行语言投

资源于双语以至多语者比单语者有更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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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趋于成熟，例如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和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ａ，１９９８ｂ，１９９９）、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等利用移民国家的问卷调查数据
或电话采访数据探讨了影响语言熟练度的各项因

子，并认为移民的语言熟练度与他们的工资收入存

在正相关。国内学者张卫国（２００８）也对相关研究
做出了类似的梳理。这些研究证实了语言的确是一

种人力资本，本文就是基于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这

一概念展开的。其次语言经济学者们把语言定性为

公共产品，他们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不是哪一个

人的财产，所以语言的使用不具有排他性，只要掌握

了一门语言就可以自由利用，不受任何限制。这与

公共产品的定义不谋而合。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

于 Ｇｒｉｎ（２００３）、ＡｂｒａｍＤｅＳｗａａｎ（２００８）、宁继鸣
（２００６）等人成果之中。由于语言公共产品的特性，
无法控制使用者的加入或者退出，因而可能会出现

使用者蜂拥而入或者成批撤离。用户增加对某一种

语言的学习，效用随之增加，语言的 Ｑ值（Ｑ值的概
念以及计算方法在后文引入）就会增加，就会增强该

种语言的吸引力。Ｑ值每增加一次，由于语言具有
网络外部性，就会不断的吸引人们学习该语言，而放

弃原有语言的学习。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

对语言保护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语言本身就是一

种制度①，因此面对语言的同化以及维持语言多样

性，两者能否达成均衡，这就涉及本国语言政策和语

言规划的问题。本文也是根据对相关语言Ｑ值的计
算讨论，探讨对小语种语言是否需要保护以及如何

保护的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是引言，梳理相关文献并提出自

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语言的人力资本

特性；第三部分探讨语言Ｑ值以及语言选择，语言是
一种人力资本，毋庸置疑我们要对语言进行投资，那

么某社区内应该选择哪种语言进行投资才能获得最

高的交际价值？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往往采用定性的

方式进行阐述，并没有量化，本文引入语言的Ｑ值量
化某种语言或者某种言语库的交际价值，进而确定

学习哪种语言能获得更高的交际价值；第四部分根

据第三部分的结论，建立模型探讨小语种语言的生

存区，为语言保护分析提供理论框架；最后一部分给

出结论以及未来前进的方向。

二、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

什么是人力资本？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的文献

里，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

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

他们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首先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人力
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有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在经济

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进行投资。根据这一定义，语言

也具有此类相关的特性，语言需要成本才能获得，具

有生产性和依附于人体的特征（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２００２；张卫
国，２００８），也是一种人力资本。

作为人力资本，语言可以带来收益，但也需要花

费成本进行投资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张卫国

（２００８）利用 Ｂｅｃｋｅｒ和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１９６６）构建了最优
教育模型，解释了语言技能的投资过程，得出了最佳

语言投资点就是位于投资语言的边际期望收益等于

投资语言的边际成本。语言投资需要成本，能够获

得报酬，那么该投向何种语言？比如说一个社区之

内，最先投资于何种语言？原因何在？能不能对所

投资的语言的吸引力进行量化？人们已掌握一种语

言后，再投资另一种语言，对哪一种言语库投资所获

得的交际价值大？② 在以往对语言的研究中，只是

定性的把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应该投资，但没有定量

分析投资于何种语言以及投向这种语言的价值有

多大。

三、语言的Ｑ值与语言选择
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双语者以至多语者有更

强的竞争力，那么应该投资于何种语言，才有更高的

价值，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借用 ＡｂｒａｍＤｅ
Ｓｗａａｎ的语言 Ｑ值模型，解决这个问题。语言的 Ｑ
值指的是语言的交际价值，由语言的中心度和语言

的流行度两方面构成。

对于某个语群 Ｓ中的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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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的制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在此基础上张卫国等人（２００８）认为语言可以作为
一种元制度。

这里指的是人们学会母语（如汉语）后，投资于Ａ语言（如英语），还是Ｂ语言（如法语），哪一种语言的投资效益更大。



交际价值Ｑ值可以用Ｑｉ表示：Ｑｉ＝ｐｉ×ｃｉ＝Ｐｉ／Ｎ
Ｓ×

Ｃｉ／Ｍ
Ｓ。其中，ｐｉ表示λｉ语言的流行度，它等于Ｓ语

群中λｉ语言使用人数（Ｐｉ）除以 Ｓ语群中所有语言
的使用人数（ＮＳ）；ｃｉ表示中心度，它等于用操语言
的多语使用者人数（Ｃｉ）除以Ｓ语群中所有操多种语
言的人数（ＭＳ），它表示 λｉ语言与 Ｓ语群中其他语
言的联系。这样得出 Ｑ值就是 λｉ语言在整个语群
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利用此公式计算得出在中国的社区之

中，汉语①的 Ｑ值较高，大约为０．５３，远远高于本社
区内的其他语言②，汉语 Ｑ值最高主要是由汉语的
流行度决定的，因为说汉语的人数很多。因此要想

成功地融入中国这个语群之内，人们应首先选择学

习汉语，因为汉语的Ｑ值最高，它具有很高的交际价
值，人们在贸易中使用汉语要比使用其他语言更能

节省交易成本。同时我们也可得知推广普通话具有

重要的意义。

Ｑ值越高，语言的地位越高，因此一个语言社团
将非常乐意资助新人学习和使用其语言，所有成员

都将从Ｑ值的提高中获益。以色列以及欧盟国家会
对新移民的语言课程提供资助；同理，中国也有相当

多的志愿者到海外教授汉语，这对提高汉语的 Ｑ值
有重要的作用，而Ｑ值的提高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
人学习汉语。

以上讨论只是局限在一种语言，接下来的问题

是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纷纷追求双语学习，

甚至多语学习，假设有多种语言，人们首先选择了 Ａ
语言，那么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人们接下来会投

资于何种外语呢？就像中国人在学习汉语之后，应

该选择何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以至第三语言？有

人会从世界流行的角度，给出学英语的答案，这种想

当然的答案是不正确的，反例亦很容易举出：假设在

中国有 １万法国移民，而会英语的移民的数量为
１０００，那么最后选择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投资要比选
择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投资具有更高的交际价值。

其原因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解释③：

ＱＳｊ ＝ｐｊ×ｃｊ＝（ｆｋ／Ｎ）×（ｆｉ／ＭＳ）
　　ｆｋ要满足ρｊ∩ρｋ≠；ｋ＝１，…，２

ｎ；ｆｉ要满足ρｊ∩

ρｉ≠；ｍ≥２，ｉ＝１，…，ｊ，…，２
ｎ

其中言语库ρｊ的使用人数为 ｆｊ，与 ρｊ至少共有
一种语言的言语库为 ρｋ，使用人数为 ｆｋ，Ｓ语群中总
使用人数为ＮＳ。此时的Ｑ值也是由两个要素构成，
其一为流行度，是可以用给定言语库中的语言直接

与之交际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其二为中心度，表示

能将该言语库中某个语言与其他语言联系起来的操

多语者的人数，也即在语群中所有操多语者中所占

的比例。

所以，在一个有多种语言的国度里，只要对使用

语言人数进行人口普查，就能算出相应的语言Ｑ值，
从而知道自己语言的投向。亦有很重要的案例说明

上述问题，比如说在欧盟，工作语言有１１种，那么人
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语言，只能计算各自语言Ｑ值，
先投资学习Ｑ值较大的语言。根据上述公式计算，
英语的Ｑ值超高，大约为０．５６２④，这完全是由许多
母语并非英语的年轻人所导致的；法语的地位也同

样引人注目，其Ｑ值为０．１４６，以微弱优势超过了德
语；德语的Ｑ值为０．１４４。因此我们根据 Ｑ值可以
预测未来２０年之内在欧盟这个社区，英语作为主导
语言为人们所青睐，其次是法语和德语。其他的语

言，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一般不会走出

国境，主要局限于国内使用。此外，欧盟设置大量的

工作语言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带来了巨额翻译成本。

因此欧盟应设置Ｑ值较高的语言为工作语言，鼓励
人们去学习；同时，对工作语言非母语国家学习工作

语言实施补贴。

四、动态 Ｑ值与小语种语言的生存区：
Ｇｒｉｎ模型的修正

在一个社区之内，人们纷纷投资 Ｑ值较高的语
言，那么其他语言是不是由于 Ｑ值较低导致人们不
使用或者使用甚少而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事实上

Ｇｒｉｎ在其研究中已经提到，小语种语言有存在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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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汉语是指普通话，下同。

在中国社区之内，存在着８０多种语言，其中以说汉语人数最多，其次是壮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次之。
此时的Ｑ值的算法应做一个简单的修正，Ｓ语群中某种言语库的Ｑ值为ＱＳｉ。
计算结果来源：《欧洲民意调查》（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１９９７）取自对以下问题的回答：“除母语外，还有哪些语言你达到了会话

水平？”



值是基于政治和文化的考虑。比如，虽然使用小语

种语言的人数很少，或者使用时间很少，但是小语种

语言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那么小语种语言的存亡

就决定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存亡。此外，完全废止小

语种语言可能会引来民族冲突。既然小语种语言存

在是必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论证小语种语言存

在的可能性问题，解决此问题对濒危语言的去向问

题也能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我们基于Ｇｒｉｎ（１９９３）语言阙值模型来探讨小语
种语言生存区的问题，为语言保护提出可操作性的

制度安排。现有以下几个假定：（１）经济环境是双
语社会，单个人会说两种语言，比如说在中国社区之

内，遇到同乡人可以说家乡方言，遇到异乡人则用普

通话。个人懂得方言和共同语也属于双语，此时的

方言属于小语种语言，普通话属于大语种语言。

（２）时间资源有限，但是人们会把时间分配在这两
种语言之上，总时间设为单位时间。（３）Ｑ值代表语
言的生命力，并且是动态的，由于使用者的进入或者

退出会造成某种语言Ｑ值的增加或者少。（４）小语
种语言一般Ｑ值较小。（５）Ｑ值长期稳定且大于零
是这种语言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６）
基于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模型。

人们说Ａ、Ｂ两种语言的行为活动能带来效用。
比如说人们可以选择用Ａ语言进行交易或者人际关
系的交往，也可以参加用Ａ语言所进行的活动，观看
用Ａ语言所表达的电影，诸如以上的种种行为都是
由Ａ语言生产的行为，它能给人们带来效用。Ｂ语
言亦是如此，唯一需要注明的是 Ｂ语言是小语种语
言，本文也给出了界定一种语言是大语种语言还是

小语种语言的标志，即 Ｑ值。在这里我们有 ＱＡ＞
ＱＢ，并把效用函数设置为Ｃ－Ｄ函数形式：

Ｕ＝Ｕ（Ａ，Ｂ）＝ＡｇＢｈ　ｇ，ｈ＞０ （１）
　　这里的 ｇ、ｈ表示 Ａ与 Ｂ语言的生产弹性，语言
学把这两个变量叫做语言态度（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这一概念是规范的，且为了使这两门学科融合，我们

把这一概念引入到经济学中来。

Ａ语言的行为活动主要由单个人的时间投入来
获得，其他的投入定量化为指数 １，这里我们沿用
Ｇｒｉｎ（１９９３）的模型，生产 Ａ语言的活动的函数采用
Ｃ－Ｄ形式，可以理解为时间投入弹性：

Ａ（ａ）＝ａｓ，０＜ｓ＜１ （２）

其中：
Ａ
ａ
＞０，

２Ａ
ａ２
＜０ （３）

　　（３）式的假设也是符合经济学的边际生产递减
原理的。人们投入Ａ语言所进行的活动的边际产出
是递减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假设，同样的用

Ｂ语言所进行的活动与投入时间 ｂ成正比。另外 Ｂ
语言生死与否还与 Ｂ语言的 Ｑ值有关。在 Ｇｒｉｎ模
型中的语言生命力指数定义为 Ｖ，这种语言的生命
力指数量化不是很明显，也难能为语言保护政策提

供更充分的制度安排。笔者把 Ｑ值引入到模型中
来，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语言Ｑ值是一个可以
量化的指数，在前文中我们知道影响Ｑ值的因素，这
能为语言保护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其二语言

的Ｑ值引入模型中来也是全文论述的完整、连贯与
规范化的需要。根据以上理由，我们有：

Ｂ（ｂ，Ｑ）＝ｂｓＱ （４）
　　其中我们采用简单的Ｑ值公式：

Ｑｉ＝ｐｉ×ｃｉ＝Ｐｉ／Ｎ
Ｓ×Ｃｉ／Ｍ

Ｓ （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把社区设置为开放的
社区，所以Ｑ值是一个变量。

我们有
Ｂ
ｂ
＞０，Ｂ
ＱＢ
＞０，

２Ｂ
ｂＱＢ

＞０ （６）

这里的约束条件是一个时间约束：

Ｔ＝ａ＋ｂ （７）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Ｔ设置为单位时间，那么
ａ、ｂ就为投入Ａ、Ｂ两种语言行为的时间比例。

我们把（７）式代入（１）：
Ｕ＝Ｕ（Ａ（Ｔ－ｂ），Ｂ（ｂ，ＱＢ）） （８）

　　对（８）求导得：
Ｕ
ｂ
＝－Ｕ
Ａ
Ａ
ｂ
＋Ｕ
Ｂ
Ｂ
ｂ
＝０ （９）

２Ｕ
Ａ２
Ａ２ａ＋

Ｕ
Ａ
２Ａ
ａ２
－２

２Ｕ
ＡＢ

Ａ
ａ
Ｂ
ｂ
＋

Ｕ
Ｂ
２Ｂ
ｂ２
＋

２Ｕ
Ｂ２
Ｂ２ｂ ＜０ （１０）

　　我们把（７）式代入（２）：
Ａ（ａ）＝（Ｔ－ｂ）Ｓ，０＜Ｓ＜１ （１１）

　　根据（４）、（９）、（１１）我们得出：
ｂ ＝ｈＱ／（ｇ＋ｈＱ） （１２）

　　由于ｇ和ｈ大于０，所以我们有：
０＜ｂ ＜１ （１３）

　　这里只要ｇ＞０，换句话说只要说大语种语言对
个人有效用，那么（１３）式的经济学含义是指保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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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语言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时刻说小语种语言

或者参加小语种语言的活动，毕竟让人们放弃大语

种语言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从（１２）式我们得到规划解：
ｂ ＝ｂ（Ｑ） （１４）

　　我们感兴趣的是投入的时间和语言的生命力之
间的关系，我们（１４）式对Ｑ求导：

θ＝ｄｂｄＱ＝
ｇ

（ｇ＋ｈＱ）２
（１５）

θ＞０ （１６）
　　（１６）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它说明了当语言的
Ｑ值越大时，也即这种语言的生命力越强时，人们投
入这种语言的时间就会越多，与我们前文所讲的推

广一种语言必须提高此种语言的 Ｑ值是不谋而合
的。接下来的工作，我们把Ｑ值设之为动态的变量，
即这个社区是一个开放的社区，由于某种语言的 Ｑ
值的增大与减少与进入和退出这个社区使用此种语

言的人数有很大的关系，因此 ｔ－１期和 ｔ期某种语
言的Ｑ值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并且我们引入时间
因素，修正Ｑ值模型我们有：

ＱＢｔ＝ｂｔ（ＱＢｔ－１）×ｐｔ×ｃｔ （１７）
　　（１７）式的Ｑ值正是根据（１６）式结论来修正的，
ｐｔ、ｃｔ代表了（５）式的含义。把（１２）式代入（１７）
式，有：

ＱＢｔ＝
ｈＱＢｔ－１
ｇ＋ｈＱＢｔ－１

×ｐｔ×ｃｔ （１８）

　　为了便于求解，我们令Ｑ值没有发生变化，这也
是可能的，因为 ｐｉ、ｃｉ是比例概念，人数的进入和退
出有可能使这两个比率不发生改变：

ＢＢｔ＝ＱＢｔ－１ （１９）
　　（１９）式代入（１８）式，得：

ＱＢ ＝
ｐｃｈ－ｇ
ｈ （２０）

　　（２０）式是长期均衡的结果，从这一结果我们知
道Ｑ值与语言态度 ｇ和 ｈ有关系的，即影响语言的
生命力可以改变使用此种语言的态度。根据假设，

语言生存的必要条件是 ＱＢ＞０，这是因为小语种要
想存在，就要保证小语种语言的 Ｑ值在长期保持稳
定性，而不是在逐渐减小，这样得出：

ｐｃ＞ｈｇ （２１）

　　把（２０）式代入（１２）式，得出长期均衡的Ｑ值需
要投入时间：

ｂ＝１－ ｇｈｐｃ （２２）

　　由（１３）式可以得出：
ｇ
ｈ＜ｐｃ＜１ （２３）

　　（２１）式和（２３）式是语言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也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小语种语言的生存区。理论

模型的结果给我们启示是：改变小语种语言的语言

态度，并且让语言的 Ｑ值稳定在大语种语言态度和
１之间，那么小语种语言的存在是可能的。从模型
中我们还可看到当大语种语言的语言态度 ｇ／ｈ很
大，那么即使很多人使用小语种语言，小语种语言也

无法进入生存区。因此语言态度是小语种语言可能

存在的更重要的影响因子。

在这里为了论述的完整性，我们有必要把本文的

观点和以前相关语言保护的文献进行比较。在以前

的文献中，有经济学者对小语种语言的保护也提出了

不同的看法：Ｌｅａｚｅｒ模型（１９９９）告诉我们小语种的语
言总要被大语种的语言同化，最后语言趋同，小语种

语言趋向于死亡；Ｂｒｅｔｏｎ模型（２０００）又设计出语言的
生存区与同化区，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变迁的方向。本

文认为语言的生命力与语言投入时间是正相关的，这

与传统的流行观点是统一的，但是我们基于效用最大

化的模型求出小语种语言的生存区，以此作为语言保

护的理论依据，可能与流行观点是相悖的。

五、结论

第一，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这是通过实证证明

的，投资语言能够带来报酬，同时双语甚至多语者比

单语者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早期的语言经济学者

们通过移民国家的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认为语

言的熟练度是外来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显

著变量，同时也是造成工资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

因。这一结论在语言经济学界已经达成共识。

第二，投资于何种语言由语言的 Ｑ值决定。语
言Ｑ值由语言的流行度和语言的中心度决定，人们
要想融入某一语群，往往投资于该语群 Ｑ值最高的
语言，它能够带来更高的交际价值，能够提高自己的

竞争力。人们在掌握本土语（通常是母语）之后，投

资另一种语言能够使其 Ｑ值增加，这也是由言语库
的流行度和中心度来决定的。计算语言的Ｑ值对选
择何种语言作为投资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Ｑ值
模型可以作为语言选择的模型。不断提高本土语言

６５

苏　剑：语言Ｑ值与小语种语言存亡边界



的Ｑ值，将提升本民族语言的吸引力。单就中国来
说，提高汉语的Ｑ值，也就是汉语的推广和传播。

第三，在一个社区之内，人们纷纷学习Ｑ值较高
的语言，那么选择了Ｑ值较高的语言，小语种语言是
否有存在的必要或者可能性？本文基于Ｇｒｉｎ模型，认
为语言的生命力与投入语言时间正相关，即语言Ｑ值
越高，人们更愿意进行此种语言的各种活动。从长期

均衡的Ｑ值来看，Ｑ值与语言态度有密切关系。
第四，根据均衡结果和约束条件，我们得出小语

种语言的生存区为 ｇ／ｈ＜ｐｃ＜１，从中我们得出小语
种语言有存在的必要，小语种语言需要保护。

第五，本文最后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虽然这些政

策建议与文中模型结果可能无关，但是尤为重要。

人们为了提高竞争力选择双语，投资于具有较高 Ｑ
值的言语库，会使小语种语言受到威胁。我们认为

政府应在语言保护中应起到主要作用，比如政府对

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实施有效的补贴，或者在集体行

动中建立一种激励约束机制，强调对少数民族文化

的保护。

第六，本文的逻辑思路十分明显，语言是一种人

力资本，需要投资，投资何种语言，根据 Ｑ值进行语
言选择，选择之后又带来小语种语言的存在性的问

题，进一步建立模型求解出小语种语言的生存区。

可以用图１来表达。

图１

本文为投资何种外语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并

对语言保护提出了有益的讨论和探索。但是Ｑ值是
一个近似值，需要修正和调整；此外还有必要针对具

有较高Ｑ值的语言对经济发展以及工资收入分配的
影响进行计量实证，这是以后作者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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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剑：语言Ｑ值与小语种语言存亡边界


